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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 

彰化的社會，就如同台灣其他移墾地方的小縮影，是個位處多元文化接觸與

交融的複雜地帶，不僅在文化、風俗上產生作用，更在宗教信仰上一覽無遺，而

在這幾百年的光陰中，不同族群的通婚、學習、涵化作用，都在彰化這一平原上

不斷作用著，彰化內部也因為缺少天然的屏障，其間多為平原與河流、水渠流經

之處，交通之便利使得閩、粵移民互動更趨頻繁。 

在彰化的漳、泉、客三系移民除了初期或許有著語言上的隔閡、文化上的差

異、經濟上的分配不均、利益上的爭奪，期間經歷了約 28 起的分類械鬥，但隨

著械鬥所帶動的文化、族群接觸，時至今日，根據曾慶國的研究與筆者走訪彰化

的這段期間，已經鮮少看得出其表面上的明顯差異為何，連特性較鮮明的客家人

都被強勢的閩南文化所吞噬，因而後期才會出現了「福佬客」這群「閩皮客骨」

的人，且大多數生活在彰化的客家人，甚至都還不曉得自己的祖先曾是客家人。 

彰化在經歷不同政權的統治後，由於政治區域有著階段性的劃分與切割，使

得族群間的差異逐漸縮小，故彰化人對於漳、泉、客間所存在的差異也逐漸趨向

類同，反倒是行政區域、村里間的關係越來越是緊密，彰化這塊平原也隨著地方

意識的興起，帶動了一連串的研究，然在民間信仰這一塊，隨著濁大計劃的開展，

也帶動了長期的媽祖研究。 

一、漳、泉、客移民的進入與定居 

（一）從清治移民到日治的籍貫統計 

清治時期，是漢籍移民大量進入台灣的重要時刻，在這個時期，不僅造成原

本生活在彰化平原上的平埔族之移動與消亡，更是影響著日後族群分佈結構的重

要時期，隨著漳、泉、客階段性的大量集體湧入，造成了彰化平原「海口多泉、

內山多漳」的兩大勢力瓜分局面，最後進入的客家人，由於人數相形之下過少，

且進入的時間也太晚，彰化的精華地段早已被提前進入的漳、泉兩大派系所佔

據，彰化最後只剩下貧瘠且交通不便的丘陵地段可供客籍移民容身，加上日後的

1909 年這批來自北部桃竹苗地區的南彰化平原第二代客家移民，分別進入二林、

埤頭、竹塘、北斗、溪州…等地進行開墾與定居，實也對彰化的客籍勢力提升有

著不少的幫助。 

在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於昭和元年（1926）所做的《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

調查》，仍可見客籍人口在彰化的族群分類，且在當時的員林郡及北斗郡還擁有

不少的人口數，甚至還出現員林郡坡心庄這個客籍人口高達 80.88％的村莊；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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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其他鄉鎮，則多為泉州人，尤其是彰化郡這一帶，更高達 82.9％都是泉州裔；

漳州人則多分佈於員林郡，根據統計，在當時也佔有 56.9％，已經超過總數的一

半了，在這樣被泉、漳勢力下夾攻的客籍移民，很容易被主流文化所侵襲而喪失

自己原本的語言與文化。 

（二）三系移民的「鬥陣」與「逗陣」 

談到彰化，自然不免俗地會聯想到「分類械鬥」，而本論的第一章可知其分

類屬性涉及漳泉械鬥的，有 16 起，閩粵之間爆發械鬥者也有 10 起之多，大多是

由於爭奪水源、利益的分配不均，或是突發事件進而引爆漳、泉、客之間的猛烈

衝突。初期這三股外來勢力，在彰化一直處於緊張的狀態，根據文獻上的記載，

在 18 世紀時，幾乎都是屬於漳、泉兩派的械鬥，閩粵械鬥則到 19 世紀初期才嶄

露頭角，而一直延燒至 19 世紀末1。 

在彰化歷史上的 19 世紀前半葉多是屬於三系移民之間的鬥陣，接著媽祖信

仰的發展，帶來的和平的契機，但其實也不全然靠信仰這份力量來化解彼此間的

隔閡，本研究推測時間在這之中也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它不僅會將械鬥後的傷

痕與仇恨淡化，同時也使民眾逐漸地模糊化族群間的界線。 

在近期，彰化從省籍轉變以地域性空間作為族群分界的憑據，在漳、泉、客

三系族群界定越來越不明確的同時，信仰的力量自然可以作為一個催化劑，尤其

是媽祖不同於其他神明，有些神明的地方色彩強烈，帶有原鄉的族群意識，三山

國王即是一個鮮明的例子，而媽祖信仰卻是跨地域、跨族群、跨省籍，跨越的幅

度已經大大超越不同群體間分別我群、他群的意識型態，且伴隨著媽祖進香、遶

境的頻繁活動，會進而帶動族群與鄉鎮間的互動，彼此的信仰文化也會在互相學

習、模仿中趨向一致，故日後便難以有明顯的文化隔閡或特色顯現於彰化的媽祖

信仰當中。 

二、彰化媽祖信仰的分佈統計 

（一）媽祖在台灣的興盛 

台灣民間信仰之興盛，光看廟宇的數量即可窺知，除了每個庄頭隨處可見的

土地公廟之外，媽祖廟的數量在台灣全部廟宇的總數中也佔有不少的份量，下表

是前人階段性的統計各類廟宇的數量，福德正神在日治時期之前一直維持第一的

名次，直到了國府時代主祀王爺的宮廟數量才攀升為第一名，而媽祖廟一直以來

                                                 
1 參考自林再復《閩南人》、唐聖美《清代閩粵與臺灣地區械鬥之比較》及閻萬清、陳宗仁合編

《彰化政治發展史》所整理、歸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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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維持在前五名之內，若以較具有規模的正神來看，排除王爺與觀音信仰系統本

身所具有的多樣複雜性，相較之下，媽祖算是主神較為統一的正神，均是大家所

認知的「林默娘」。 

表 5-1：台灣寺廟奉祀主神數量名列表 
調查年 

名列 
大正 08 年 昭和 14 年 民國 49 年 民國 81 年 

1919 1940 1960 1992 
一 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 王爺 王爺 
二 王爺 王爺 觀音佛祖 觀音佛祖 
三 天上聖母 觀音佛祖 天上聖母 天上聖母 
四 觀音佛祖 天上聖母 福德正神 釋迦牟尼佛 
五 玄天上帝 玄天上帝 釋迦牟尼佛 玄天上帝 

媽祖之於台灣人，並不如三山國王之於客家人如此的有明確的族群屬性，或

許可以說是祂的包容性很強，因此才可以吸納如此多的信眾，而彰化媽祖隨著移

民遷入所帶來的信仰，也隨著鹿港天后宮的崛起、彰化南瑤宮的興盛，創造了彰

化媽祖廟榮登彰化總廟數比例中的第一名，更可看出彰化人對於媽祖之狂熱程度

是無可比擬的。 

（二）彰化的媽祖 

彰化的媽祖信仰起源得很早，至少已經有數百年的歷史，在這些歷史的進程

中，隨著移民的進入，也自然地將信仰圈與祭祀圈的範圍加寬，從早期的數間老

牌的媽祖廟鼎立，到後期的如雨後春筍般的不斷建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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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彰化平原媽祖廟分佈圖 

直至現今，彰化登記有案的已經高達 90 多間，相信其他私壇、有神無廟的

情形若再一一加入，會使得主祀媽祖宮廟的數量暴增許多，且媽祖廟幾乎是座落

在每個鄉鎮，更是當地村民的信仰中心與活動中心，而在人情逐漸淡薄的工商業

社會中，媽祖廟也是彼此間情感交流的重要場所。 

彰化媽祖信仰的崛起，根據筆者所訪查的 74 間媽祖廟，起源的經過大致上

可區分為下列七大類，其中以「台灣媽祖廟分香」的案例為最多，可顯現出近期

媽祖信仰在台灣的在地性之提升，並足以與來自中國的信仰勢力做一抗衡。 

表 5-2：媽祖金身演變類型表 
 類型 說明 

A 香火→神像 攜帶香火而後雕刻神像祭祀 
B 台灣媽祖廟分香 由大廟的媽祖分靈至小廟 
C 中國媽祖廟分香 早期先民攜帶神像來台，後建廟奉祀 
D 湄洲祖廟分香 來自中國湄洲祖廟的湄洲媽 
E 族姓私佛 原為家中奉祀，後靈驗並建廟 
F 傳說→神像 當地媽祖顯靈、降乩或傳說故事，使信徒雕刻金身祭祀

G 海中撈撿 自中國漂流來台灣的神像 

根據田野訪查的結果，筆者大約可將彰化媽祖廟的興建時間分做八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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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八階段其實也大略代表了台灣媽祖廟的香火起源，所以說彰化是台灣社會的

縮影，其實在信仰上也可見一斑。 

1906～1942年

11%

19世紀

12%

18世紀

8%

17世紀以前

8%
2001～2007年

3%

1991～2000年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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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951～1980年

20%

17世紀以前
18世紀

19世紀
1906～1942年
1951～1980年
1981～1990年

1991～2000年
2001～2007年

 
圖 5-2：彰化媽祖廟興建年代比例圖 

隨著媽祖香火的傳遞，自然興建宮廟的工作也會陸續進行，上圖為興建年代

的比例圖，大致可以看出，台灣在 50 年代後期，隨著日本政權的宣告終結，各

地便開始大興土木，約有六成以上的媽祖宮廟，都是在這短短的幾十年內樹立起

來，除了經濟之因素，也有可能是台灣內部媽祖香火的旺盛，與緊接著開放民眾

進入中國後，各地爭相迎請湄洲祖廟的神像所得出的結果，就是彰化縣內媽祖廟

林立。 

三、媽祖信仰在漳、泉、客三者的表現情形  

（一）藝術造型的發揮 

媽祖信仰源自中國，綜觀宮廟內的一切擺設、設計，概念雖然亦來自中國傳

統的宮廷結構，但在台灣發展的數百年中，已然擁有台灣獨特的裝飾技巧與美感

呈現，而在本論文中，試將前人對於漳、泉、客三者的建築藝術剖析做一歸納，

並將其重點套用至觀察彰化媽祖廟的整個構件中，宮廟內的斗栱、瓜筒…成為觀

察各籍匠師在媽祖廟建築展現的重點。 

依照筆者所觀察的案例，用最能代表漳、泉、客的三間宮廟來分別闡述三者

在建築上的特色，南瑤宮是以漳州人為主，以多變及揉雜各時代的文化美感，並

挾帶政治色彩的方式來呈現宮廟的建築；以泉州人為大宗的天后宮，則是堅持傳

統的技法，並在彰化鹿港培植了一批泉派的匠師，進而擴及到整個彰化的宮廟建

築樣式；座落於客裔聚居埔心鄉的五湖宮，整體造型雖然簡單卻面面俱到，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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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飾更融合當地的特產，將在地特色融入傳統的宮廟之中，由此可看出媽祖信仰

在彰化的在地化。 

但後期所興建之廟宇，由於工藝技巧的發達，以及現代技術的引進，已多喪

失傳統木結構的精美，而彰化許多媽祖廟都是仿造鹿港天后宮的格局或是其他比

較古老的廟宇，整體看起來雖然華麗，卻也喪失許多原創的味道，然有些宮廟或

許是因為剛從家中奉祀轉為公廟對外開放，有許多規格還無法與媽祖廟的基本格

局相提並論，因此彰化的媽祖廟也呈現格局不一，廟體大小是隨著本身祭祀圈與

信仰圈的大小而決定，而非以媽祖的神格來加以建造。 

 
圖 5-3：彰化媽祖面容顏色一覽 

關於宮廟之藝術，除了建築本身，還有神像之形塑也是筆者觀察的重點，媽

祖面容顏色雖然無法準確的看出漳、泉、客之差異，卻也在歸納中看出其實彰化

並不全然都是以黑面媽祖為主，粉面媽祖也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推翻之前有人

提出彰化多為黑面媽祖之論點，且其散落的地點較偏內陸，是否與族群的分佈有

密切之關係，更待進一步的討論。 

（二）配祀神的選擇 

彰化媽祖的配祀神，根據筆者的訪查，以註生娘娘、福德正神這樣的組合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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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為最多，高達有 17 例之多，其次為「註生娘娘、境主公」及「福德正神、五

營神將」這兩種組合，也各自擁有 4 個案例，這在重複性不高的旁祀神組合中，

已經算是常出現的模式，比較有趣的是，這些神明都沒有明顯的族群色彩，而先

前提到具有明顯族群色彩的神祇，目前泉籍有出現 6 例，也就是媽祖廟中是以觀

音為旁祀神的，漳籍的鄉土神目前尚未發現任何一個案例，但客籍神明則出現 5
間，分別是座落於保安宮（竹塘鄉）、朝南宮（埔心鄉）、永靖鄉（舜天宮）、田

尾鄉（朝天宮）、竹塘鄉（保安宮），這些鄉鎮是彰化歷史上客籍移民進駐較多的

地帶，因此筆者由此推論當客籍神明無法單獨建廟之時，會改藉由旁祀神的角色

來進入當地村民的主要信仰系統，在這樣的過程中，不僅滿足了當地客籍人士的

信仰需求，媽祖廟也提供了一個舉行公眾祭祀的場所。 

宗教的進入與移民的遷徙有著密切的關係，即是所謂的「鄉土神」，也就是

早年當第一代離開家鄉時，通常都會迎請家鄉最為威靈顯赫的神明，來做為其「保

護神」，到台灣定居之後，才漸漸的將神祇一一請往磚牆瓦頂的寺廟中奉祀；然

配祀神的選擇有時候會依據主神來做挑選，有時也會隨著當地族群的喜好來做定

奪，若依照後面的途徑來做推斷，配祀神的選擇肯定與原鄉的信仰有所關連，所

以從配祀神的觀察上，隱約也可以將當地的族群屬性作一對照，或許可由此推斷

該地在信仰上是否還保持傳統的原鄉信仰。 

四、漳、泉、客的邊界在媽祖信仰中漸趨模糊 

（一）原鄉神祇入媽祖廟 

台灣的宗教由於多神信仰使然，每間廟如果格局夠大，必定為配祀其他神

明，除了媽祖廟必然會出現的千里眼與順風耳兩者之外，還有座落於媽祖神龕兩

旁的神明，在彰化媽祖的旁祀神，大部分都是以註生娘娘與福德正神作為搭配，

這也是台灣媽祖廟的共通性，排除這些例子不看，一些較具有族群特性的區域，

就會出現觀音、三山國王這類代表原鄉神祇的旁祀神會出現，文中也針對這些神

祇做闡述，筆者是認為由於媽祖信仰廣納了如此多元的民族，自然也會將該族群

的保護神吸納進去，這些神祇自然會出現在媽祖信仰系統之列。 

表 5-3：彰化媽祖廟旁祀神一覽表 
祀神 數量 祀神 數量 

註生娘娘 35 三山國王 1 
福德正神 33 巾山國王 1 

各姓王爺、千歲 9 獨山國王 1 
玄天上帝 9 三官大帝 1 
五營神將 7 田都元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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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菩薩 6 伽藍主宰 1 
文昌帝君 5 范謝將軍 1 
神農大帝 5 張天師 1 
關聖帝君 5 景王公 1 
地藏王菩薩 4 開台國聖 1 
城隍爺 4 陳姓王公 1 
境主公 4 龍王尊神 1 
太歲星君 3 張天師 1 
中壇元帥 3   

上表為查訪彰化媽祖廟所做的歸納數據，雖然具有族群屬性的神祇並不多

見，但依循這條路徑來看，依舊可窺知一二，也就是保護神的入廟是有可能的，

媽祖的旁祀神有時也會隨著周邊族群的屬性而做變動，並非一成不變的，也非全

然的隨機取樣。 

筆者也思考為何旁祀神的選擇無法盡情的表現族群色彩，或許是因為台灣寺

廟林立，保護神有時不需降低姿態只做旁祀神，祂也可以依靠眾人的力量來獨立

建廟，所以在一些比較新興的宮廟，自然也不復見這些神祇的蹤跡，反倒是有如

媽祖廟的固定套用格式不斷出現，除了在建築上可見到，連在配祀神的選擇上也

會如出一轍。 

（二）漳、泉、客三系邊界在媽祖信仰中的匯流 

漳、泉、客這三群有著不同文化屬性的移民在進入彰化平原這個區域之後，

隨著時間的推移，除了一剛開始的文化差異所導致的衝突與摩擦，日後隨著來往

的頻繁而使得彼此間文化的相互交流，加上語言的共同、客語的流失…等情形，

彰化的這三群人已很難有著明顯的區分。 

在本論文中，筆者以媽祖信仰這條路嘗試來尋求漳、泉、客的邊界，就目前

手邊的資料推論之，彰化媽祖信仰中的漳、泉分際已經式微，同樣是來自閩南地

區的移民，相對於粵東的客籍移民，漳、泉之間的界線很容易因為文化的相近而

互相被同化，然客籍移民因為與閩南地區的文化有著顯著的差異，所以在保存上

有其方便性，像是旁祀神中三山國王的出現，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這是屬於客籍移

民的信仰。 

再就地區性的神祇造型來做歸納，則千里眼與順風耳在客籍地區的造型顯然

不同於彰化其他宮廟所詮釋出來的千里眼與順風耳，但是若要在這其中詳細去區

分漳、泉兩籍原鄉神的差別，色彩就顯得沒這麼強烈鮮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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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4：彰化媽祖信仰示意圖 

上圖為根據論文內容所做的彰化媽祖信仰示意圖，由此圖可看出在彰化的移

民歷史中有三大族群並存，分別是為泉州人、漳州人與客家人，其中客家人在信

仰這方面，有三山國王作為其明顯的辨識，漳泉的信仰則歸併至閩文化的信仰體

系之內，所以時至今日，漳、泉、客在信仰上的邊界逐漸模糊，且漳泉又匯流成

「閩」文化，與「客」作一對比。 

而在媽祖信仰中，可見到的閩客邊界，又以旁祀三山國王可作為最為明顯的

指標，在其他諸如建築、金身方面，則多被媽祖信仰這樣的大觀念所籠罩，成為

彰化媽祖信仰的特色，漳泉所存在的差異，也逐漸在媽祖信仰中被消融，整體轉

變為彰化媽祖的特色。 

彰化族群這樣一路走來，是從漳、泉、客這樣的順序進入彰化平原，歷史也

是從三系之間的鬥爭揭開序幕，在這百年來的相處之下，文化的三分法逐漸地匯

流，直到今日，在彰化的媽祖信仰上，又變成閩、客這樣的二分法，漳、泉的融

合變成了「閩文化」的代表，然在其他外顯物質的表現上，真的較難看出三者間

的明顯差異，幾乎都會被泉籍的強勢所遮掩住，只能藉由一些信仰組件的表徵，

來進行推敲與比對，這是彰化泉籍人數眾多所導致的文化主流導向，也是現代社

會中主流文化與非主流文化所衍生的對話問題，這些現象在彰化媽祖信仰中也可

一覽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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